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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學博士、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

三十而立再出發──
《澳門研究》創刊30周年有感*

吳志良**

今年是《澳門研究》雜誌創刊30周年。30年來，《澳門研究》

雜誌走過從創刊、停刊再到復刊的曲折歷程，已逐步成為澳門問題研

究領域的學術名刊。1988年6月22日，澳門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創辦

旨在“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的《澳門研究》雜誌，此後一度停刊。

1993年2月，澳門基金會與澳門大學決定加強合作，重新編輯出版《澳

門研究》雜誌，以回應“後過渡時期”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需

要。時至今日，《澳門研究》雜誌已創刊30周年，復刊25周年。25年

來，本人有幸直接參與《澳門研究》雜誌復刊以及復刊之後從約稿、

改稿到編輯、出版等工作，與黃漢強、馮少榮、曹晉鋒、楊允中、郝

雨凡、林廣志、林玉鳳幾位主編或執行主編共同陪伴《澳門研究》的

成長。在今天、在這個場合，我們應該向澳門研究所的創辦人林達光

校長、《澳門研究》的創辦人黃漢強先生致敬，向多年來在不同時期

參與《澳門研究》編輯出版工作的各位主編、執行主編和工作人員、

向各位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謝。這些年來，我與《澳門研究》雜誌朝夕

相處，有幸參與、見證了《澳門研究》雜誌從初創到壯大的全歷程，

備感榮幸，亦感慨萬千。藉此機會，我從這些年來《澳門研究》雜誌

的得與失兩個方面談幾點感想，作為我參與《澳門研究》25年編輯出

版工作的反思，與大家分享，與諸位共勉。

一、《澳門研究》對澳門學術發展的貢獻

自創刊特別是復刊以來，《澳門研究》雜誌作為海內外澳門研究

者交流思想、展開學術對話的重要平台，對澳門學術特別是澳門人文

社會科學的發展壯大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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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澳門研究》雜誌是澳門問題研究成果的主要發表平台之

一，這是其作為學術期刊的天然職責和安身立命之本。1987年，中葡

兩國政府經過四輪談判，簽署了《中葡聯合聲明》，和平解決了歷史

遺留的澳門問題。在此背景下，澳門學術界對澳門前途有諸多思考，

對澳門未來有諸多憧憬，對澳門歷史以及澳門現實的政治、經濟、文

化、社會等有諸多研究，但是，這些適應時代需要的成果卻缺乏一個

有效交流、討論和爭鳴的平台。因此，《澳門研究》雜誌應運而生，

並確立了“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的宗旨。此後，《澳門研究》雜誌

一直秉持這一宗旨，發表了大量具有強烈現實關懷和實踐導向的政策

研究成果，比如：在澳門政治研究領域形成大量政治發展、公共行政

改革、政治與社會關係的研究成果；在澳門經濟研究領域形成大量產

業結構優化轉型、經濟發展模式、區域合作的研究成果；在澳門法律

研究領域形成大量刑法、民商法和具體部門法律以及法律本地化、法

律改革的研究成果，如 此等等。

其二，《澳門研究》雜誌是澳門學術成長的孵化器。1992年2月

24日，澳門行政當局頒佈法令重組澳門基金會，將其宗旨從“管理澳

門東亞大學”調整為“進行文化教育工作，以促進科學技術研究”。

作為澳門基金會推動澳門學術發展的重要舉措之一，經與澳門大學商

議，《澳門研究》雜誌於一年之後復刊，由澳門基金會和澳門大學澳

門研究中心聯合編輯出版。在此一時期，我們考慮到澳門整體的學術

研究力量還比較薄弱，《澳門研究》雜誌的門檻不宜設置過高，目的

在於鼓勵澳門問題研究者特別是澳門本地青年學者思考澳門、研究澳

門，並儘可能地將這些思考和研究轉化為學術成果公開發表出來，在

充分、廣泛的交流、互動中增進自身的學術水平，從而推動了許多研

究成果的形成和發表，促進了澳門學術特別是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從初

創到發展再走向壯大。

其三，《澳門研究》雜誌是澳門研究者成長的催化劑。上世紀90

年代，澳門不像內地，具有一支包含資深學者、青年學者、 各高校或

研究機構全日制碩士生和博士生在內的龐大的學術研究隊伍，澳門本

地學術隊伍的規模比較小，很多澳門研究者在職攻讀碩士和博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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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並非全職學者，他們完全出於個人興趣和社會責任感思考澳門、

研究澳門，本身並沒有強烈的學術成果發表壓力和激情。因此，《澳

門研究》雜誌充分發揮自身的平台優勢，將這批關心澳門的學者組織

起來、調動起來，“逼迫”、“督促”他們在本職工作之餘將業餘的

思考學術化、系統化和專業化，進而將其學術成果公開發表。在此過

程之中，廣大澳門研究者的學術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有些人甚至

走上了專職的學術研究道路，成為知名的學者。

其四，《澳門研究》雜誌是團結、凝聚澳門研究者的重要紐帶。

在澳門問題研究領域，《澳門研究》雜誌屬於創辦較早的一份學術期

刊。復刊後，由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編輯、澳門基金會出版。但我

們從來沒有把它當成是澳門大學或澳門基金會的一份雜誌，而是看成

一份澳門的雜誌，屬於所有澳門問題研究者。在創辦之初，為提升

《澳門研究》雜誌的學術水平，也為推動更多學者加強對澳門問題的

思考和研究，《澳門研究》雜誌積極、主動向澳門本地、中國內地和

香港等地區正在修讀碩士或博士學位、致力於澳門問題研究的青年學

生和學者廣泛約稿。在此一過程中，一方面，相關青年學生和學者的

學術能力得到有效的歷練；另一方面，他們在交流、討論、互動的過

程中逐步達成一定的共識、形成一定的學術思想認同，這對於打造一

個學術共同體、對於形成一支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澳門問題研究隊

伍起了顯著的作用。

其五，《澳門研究》雜誌為“澳門學”打下了基礎。“澳門學”

是一門涵蓋歷史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哲學、宗教學等在內的

多學科和跨學科的綜合性學問。各學科領域的澳門研究的全面推進和

均衡發展，是“澳門學”深入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當然，整體而言，

“澳門學”的學科研究並不均衡，各學科的研究水平參差不齊，跨學

科的學術成果明顯缺乏。但是，創刊30年特別是復刊25年來，《澳

門研究》雜誌所做的學術積累還是為“澳門學”打下了前期發展的基

礎。復刊以後，《澳門研究》雜誌編輯出版總計88期 ，發表文章逾

一千八百篇。這些文章的主題涵蓋歷史、經濟、政治、法律、文化、

哲學、宗教、藝術等眾多領域，包羅萬象。歷史學領域的金國平、吳

志良、湯開建、黃鴻釗，經濟學領域的黃漢強、陳廣漢，政治、社會



80

學領域的婁勝華，法學領域的楊允中、駱偉建、冷鐵勛、趙國強，以

及一大批年青學者都常常在《澳門研究》雜誌發表文章。這些研究成

果，為“澳門學”學科體系的建設、學術視野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創

新奠定了紥實的基礎。

其六，《澳門研究》雜誌促進了澳門學術話語權的把握。澳門基

金會自1992年重組以來，構建本土的人文社會科學體系、整理澳門歷

史檔案文獻、提高本土文化在本地和外地的能見度、爭取學術話語權

的回歸成為一項新使命。除了一系列叢書和綜合性圖書的策劃編輯出

版，《澳門研究》雜誌在澳門基金會完成這項使命的過程中也發揮了

重要作用，主要在於它團結、凝聚、鍛煉了一批澳門本地學者，促使

他們形成了一定的學術共識和相近的學術思想，由此形成了一個較為

穩定的澳門研究學術共同體，這為澳門學術話語權的回歸奠定了組織

基礎和思想基礎，為建立澳門社會主流價值觀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為

澳門社會和諧穩定作出了直接的貢獻。

二、《澳門研究》的局限與不足

30年來，《澳門研究》雜誌與澳門學術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取

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由於一些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其也存在較為

明顯的局限與不足。

其一，《澳門研究》雜誌涉獵的領域是狹義的澳門研究領域。自

創刊至今，《澳門研究》雜誌一直秉承“研究澳門，服務社會”的宗

旨，所以我們一直希望並要求《澳門研究》雜誌集中研究澳門，主要

發表澳門問題或者與澳門直接相關問題的研究成果。這些年來，不乏

一些與澳門問題沒有直接關係的高品質文章投稿《澳門研究》雜誌，

但是被收錄發表的非常有限。客觀來講，這種思路雖然聚焦了澳門並

令澳門本土研究快速成長，但既限制了《澳門研究》雜誌的長遠發

展，也局限了澳門學術視野的拓展和澳門與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地

區，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學者間展開學術對話的空間。如今，《澳門研

究》雜誌已屆而立之年，為了《澳門研究》雜誌以及澳門學術更好地

發展，我們需要重新考量這個問題。



81

其二，《澳門研究》雜誌的學術規範和學術評價尚且不足。在創

刊初期，《澳門研究》雜誌上刊載的文章或沒有摘要，或沒有注釋，

篇幅從寥寥數百字到洋洋近萬字不等，學術價值和文章品質參差不

齊，學術規範遠遠有待完善。此外，我們在設計、裝幀以及出版周期

上也有過多次嘗試，似乎都不甚理想。2010年，為“創建學術名刊，

推動澳門研究”，我們對《澳門研究》雜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版工

作，並且定為季刊。此後，《澳門研究》雜誌各期文章基本的學術規

範得到了較大改善，文章的學術品質也得到較大提升，但仍然未盡如

人意。究其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投入足夠的資源，長期缺乏一支真

正意義上的專業編輯隊伍，編輯委員會也一直沒有真正發揮嚴格把關

的作用。如今，相較20世紀80、90年代，澳門學術水平和學術環境已

有極大改觀，澳門本地的學術隊伍和學術力量已初具規模，我們理應

著力解決這些掣肘《澳門研究》雜誌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制定規範的

編輯委員會內部工作制度和匿名評審制度，對來稿的基本學術規範和

學術價值嚴格審核和客觀評價，從而推動澳門學術向縱深發展。

其三，《澳門研究》雜誌的學術水平還有待提高。一方面，近年

來，《澳門研究》雜誌以及整體的澳門研究出現一種宏觀方面過度理

論拔高、微觀方面轉向歷史考證式研究的趨勢，呈現出一種“冰火兩

重天”的極端局面。宏觀理論過於拔高而缺乏專題研究的支撐，可能

成為空中樓閣；微觀研究陷入考證式鑽研而缺乏宏觀把握和現實觸

覺，可能走進歷史的故紙堆。這都不符合《澳門研究》雜誌一貫的辦

刊宗旨。另一方面，《澳門研究》雜誌的學術視野和研究領域還需要

進一步拓寛，加強薄弱學科領域的研究，增強不同學科的平衡性。這

種“查漏補缺”的功夫，我們在辦刊初期似乎做得更加細緻些，主動

約稿，主動填補空白。這些年來，由於投稿量增加，我們主動約稿或

組稿少了，現在看來需要恢復這一優良傳統，以點帶面，推動澳門學

術水平走上一個新的台階。

最後，《澳門研究》雜誌的學術影響力還有待擴大。考量一份期

刊學術影響力最直接的標準莫過於將其納入到某一評價體系當中。這

些年來，為促使《澳門研究》雜誌獲得澳門本地、中國內地乃至國際

社會的認可，我們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然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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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進步空間。在澳門本地，學者在《澳門研究》雜誌發表的文章已獲

得澳門大學的認可，將其成果納入到教師的職稱評級體系之中。當

然，要獲得與其他一些海內外高水平期刊相若的地位，《澳門研究》

雜誌還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中國內地，《澳門研究》雜誌已經納

入到新中國最早的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信息資料提供機構――人大複印

報刊資料來源期刊的目錄，然而尚未納入到中國當前最權威的人文社

會科學評級系統C S S C I來源期刊行列。毫無疑問，這些評價體系並非

檢驗水平的唯一標準，但對於擴大澳門研究成果在中國內地的影響力

依然意義重大，值得全力爭取。當然，其中存在一些客觀因素的制

約，我們自身存在的主觀問題卻也不能忽視。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

認識到澳門研究由於其領域狹小而產生的專業局限性，儘量突顯澳門

研究在中國和世界範圍內歷史和現實層面上的普遍意義，只有把這些

普遍意義高度、準確地提煉出來，《澳門研究》才可能進入主流的學

術視野和評價體系，才能獲得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和認可。

三、結語

總而言之，30年來，《澳門研究》雜誌不僅為澳門學術發展打

下了堅實的基礎，其中諸多的政策性研究也為澳門平穩過渡、順利回

歸和特區政府施政提供了有益的智力支持，為保證“一國兩制”方針

政策在澳門特區全面準確地貫徹落實、保持澳門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

貢獻了一己之力。澳門學術界的這項使命無上光榮，這些成果也值得

《澳門研究》雜誌和澳門學術界感到自豪和驕傲。與此同時，我們必

須清醒地認識到，任何事物都有一個不斷成長、成熟的過程，《澳門

研究》雜誌也不例外。對於這些年來《澳門研究》雜誌在發展過程中

長期存在的局限和不足，我們不能諱疾忌醫，必須直面挑戰和困難，

找出相應的對策，更好地推動澳門的學術成長，從而促使《澳門研

究》雜誌在創建學術名刊的過程中乘風破浪、更上一層樓。我們也相

信，澳門學術不僅僅具有地域性價值，深度挖掘、高度提煉澳門研究

的成果，不難發現其普遍性意義。而澳門學術研究的普遍性意義，將

為澳門研究打開一扇通往中國和世界學術殿堂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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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澳門學術界在努力構建澳門學。我們認為，澳門研究是

廣義上的澳門學，構建澳門學就是構建澳門本土知識體系。澳門本土

知識體系不僅具有特殊意義，也具有普遍意義。過去30年來，《澳門

研究》雜誌默默耕耘，為澳門學的構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未來30
年，《澳門研究》更應該擔負起歷史責任，為澳門學的構建作出更大

的貢獻。這是一個參與《澳門研究》25年編輯出版工作者的心願，相

信也是澳門學術界的心聲，更是澳門社會的期望。




